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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尊重传统、关心地域发展、关 a

建 ， 黄任心、使命感、良知就必然贯彻

' 坎事》 的基本价值及其留给读者的强烈印

, 

这不只是一本单纯的地方文化读本，

的 、 融纪实与理性思考为一体的力作。

而是一本关于茶马古道意蕴深远

?一一杨福泉(云南社科院副院长，研究员)

《龙蟠故事 》 并非是停留子传奇故事的导游读本，作者ff!._多是通过茶马

古道与龙蟠的深层关系梳理来解析这条古道的运行机制、 生成动因、文化功

能与意义所在，同时对龙蟠，乃至丽江、茶马古道的现实境遇、选择路径予

以深沉思考，彰显作者的学者本色与学术使命。 故，此书不仅是当下茶马古

道研究的力作，也将开启一个新的研究路径。

一一木雾弘(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所长，教授)

茶马古道有多少条，谁也说不清，正如其间的故事，永远说不尽。 《龙

虫番挨宰 》 超越地方性迷障，以古观今，以小见大，还/ff.叙事语境，逼近历史

真实，揭示传统的内在生命力及其历史复活的价值所在。 其叙述手法融合了

随笔、 日 记、传记、调查报告、影像志等多种文体，无疑具有实验民族志意

义，契合了茶马古道本身蕴涵的多元文化特征， 同时达成了悦读性与思辩性

的有机融合。

?一吴晓东(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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潜龙在天，飞龙在地(序一)

白庚胜

继《溪村社会~ {纳西族民俗概论~ {从阐释到建构:

纳西族传统当代转型民族志》之后，纳西族青年学者杨杰

宏先生的又一部纳西学力作《龙蟠故事一一茶马古道民族

志》即将出版。 对于它的问世，我谨致热烈祝贺，因为它

为纳西学送来一股清新的风，为纳西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

风景线 。

对于纳西文化研究而言，田野调查并非始自今日 。 较

近的如美国学者约瑟夫·洛克的《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》、

俄裔美籍作家顾彼得的《被遗忘的王国~，我国学者用汝

诚的《永宁见闻录~，赵银棠的《东巴圣地一一白水台访

问记~，詹承绪、王承权、文IJ 龙初、李近春的《永宁纳西

族的阿注婚姻~，戈阿干的《滇川藏考察实录~ {滇川藏

纳西东巴文化及源流考察~，鲍江的《象征的来历一一叶

春村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研究》等，都是这方面的佳作 。 推

远者有徐弘祖于明代写成的《徐霞客游记·滇游日记》片

段、余庆远作于清末的《维西闰见录》局部内容。它们有

的关注纳西族社会历史全像，有的热衷于摩梭人家庭婚姻

形态，有的聚焦东巴文化艺术，有的倾心于民间风俗习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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惯，分别从不同的视野对纳西文化的存在状态做了或整体，

或局部，或专题，或全景，或定时定点的记录，给当世及

后人留下记忆深刻的学术遗产 。 可以说，杨杰宏先生的

《龙蟠故事一一茶马古道民族志》首先是对纳西学这一优秀

传统的忠实继承、对纳西学这一正确方向的严肃坚守 。

纳西文化固然被象形文封存于千卷经书之中.固然被

汉字书写于大量的正典野史之内，但需要纳西学学者始终

清醒认识的是 : 纳西族不是已经消亡的历史民族，她依然

生机勃勃地生存于横断山脉深处;纳西文化尚未涩灭，她

依旧自我演进，并正在经受外来文明的冲击与洗礼 因此，

纳西学的生长点存在于回答纳西族生存、发展的理论与实

践问题之中，纳西文化研究不能离开田野，不能离开现实。

而这正是杨杰宏先生新著《龙蟠故事一一茶马古道民族的

不同于以往同类成果之特色所在。 更何况，其中还交叉使

用了文献、考古、统计、比较的方法。 这是他对纳西学田

野作业学术传统的一种发展与提升。 他的学术目的不是为

了记忆而记忆，不是为了认知而认知，而是充满了变革的

精神、发展的诉求，并始终根植于自己的土壤之中 。

《龙蟠故事一一茶马古道民族志》以文学的笔调始终聚

焦丽江市玉龙县龙蟠乡，全景式地梳理了它在茶马古道上

的前世今生，细致入微地辨析了它在茶马古道文化中的作

用、地位，具体深刻地揭示了茶马古道及其文化对其文化

个性塑造的决定意义，并开具了重振龙蟠雄风的良方妙药 。

它使我想起林耀华先生的《金翼~，更加确信人类学的表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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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多种多样。 只要尊重传统、关心地域发展、关怀人的

主题始终贯穿于整个学术构建，责任心、使命感、良知就

必然贯彻于全部理论思维一一这就是《龙蟠故事一一茶马

古道民族志》的基本价值及其留给读者的强烈印象。 当

然，龙蟠的振兴是否仅有旅游或主要靠旅游一条路则另当

别论。 因为切不可忘记，旅游虽是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，

但它也是文化遗产的主要杀手 。

无疑，作为茶马古道丽江线段上的关键点之一，龙蟠

乡曾经有过辉煌、积淀了丰厚的文化。这是遗产，但也是

桂桔，对于当今的丽江、玉龙、龙蟠的子民来说，重要的

是审时度势、继承传统、活化遗产、转化资源，作有效的

战略转移、战役设计、战术实施。 遗弃传统固然十恶不

赦，但沉洒于历史不能自拔也是自欺欺人。

对我而言，阅读《龙蟠故事一一茶马古道民族志~，

除了审美龙蟠的奇山丽水、漫游烟雨袅袅的村村寨寨、细

括土风社情的林林总总、检点历史现实的斑斑迹迹，更主

要的意义还在于用现代视野审视古文化手遗、从现实生活

中生发学思、以人文情怀光照经济社会发展。 如果说从

《江村调查~ ~三 下江村》走来的费孝通先生最终解决了

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对立的矛盾，大大

推进了我国城市化进程，并达到了"各美其美、美人之

美、美美与共、天下大同"的化境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杨

杰宏先生通过继续深化对茶马古道沿线社会文化的研究，

在全球化背景下找到成功处理民族化与国际化、传统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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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现代文明、文化振兴与产业繁荣、继承与创新之间关系

的有效方法。 我们期待着。

对于纳西族及纳西学来说 茶马古道及其文化是重要

的存在 。 故而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，便有一批批纳西族干

部、群众及学者投身于探讨其秘密、揭示其精神、利用其

遗产的社会、经济、学术活动 。 如，云南大学中文系木雾

弘先生不仅首次成功组织对其全线的考察，提出了"茶马

古道"的学术概念，而且在其后组织多种论坛、研讨会、

丛书，创办文化研究所，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。 如，

丽江不仅修复了有关线路、驿站，开辟了有关徒步旅行线

路，还建立了有关博物馆 ， 举办了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艺

术节，创意了茶马古道商队过古城的旅游表演项目，目前

又在配合云南省人民政府申报茶马古道为世界文化线路遗

产作种种努力 。 这一切都卓有成就，也难免教训多多 。 主

要的遗憾是学术积累不足、学者参与有限、学术武装缺失，

导致功利性明显，浅尝辄止比比皆是，在一定程度上歪曲

了茶马古道文化精神，降低了茶马古道文化品位，亟待扭

转其方向、深化其内涵、提升其质量、推进其建设。 杨杰

宏先生之《龙蟠故事一一茶马古道民族志》正有将此正本

清源、拨乱反正之功 。

目前，除了对丽江古城、束河古城、龙蟠乡几个节点

有所了解外，我们对茶马古道丽江线段的客观情况依然所

知甚少 ， 并大都满足于文学性的浪漫、零零散散的忆古、

旅游开发的冲动 。 我认为，要振兴茶马古道及其沿线，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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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是丽江线段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，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

基础性工作 。 譬如，我们应当抢救性记录茶马古道亲历者

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历;抢救性收藏茶马古道形形色色的文

物;抢救性修复茶马古道及其有关关隘、驿站、店铺线

路;系统开展对金沙江两岸茶马古道线段历史、民俗、语

言、宗教、地理、动物及植物的田野调查，并将此与鹤庆

至丽江、剑川至丽江、丽江至维西、丽江至中甸、丽江至

永胜、丽江至宁菠几个线段的有关工作相衔接，尤其不能

将香格里拉县境金沙江东岸的纳西文化视如"化外之区"

永远不闻不问 。 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谈得上整理、利用茶马

古道文化遗产，并建立起有关学术体系 。 这表明，杨杰宏

先生之《龙蟠故事一一茶马古道民族志》只是迈开了可喜

的一步，而不是穷尽了茶马古道丽江线段及其文化研究的

一切 。 对于他及其同仁来说，今后的路更长、任务更艰

巨 。 尤其是面对旅游业之冲击、金沙江开发热之裹挟、城

市化进程之提速，抢救性保护、传承这笔文化遗产更显

迫切 。

好在继戈阿干先生开启这项艰苦的事业之后，已经有

杨杰宏先生接踵走上了这条坎坷且光明的学术道路，而且

走得异常踏实，更具社会意义，更加富有成效 。 目前，在

他的周围还集聚起了一群纳西学俊秀，他们从历史学、语

言学、体育学、民族学、宗教学、文学、艺术学、经济学

的角度对此集体攻关，一个群雄逐鹿、各领风骚、全面振

兴纳西学的时代正在到来 。 对于这个学术群体的成长，我



6 I 龙蟠故事一一茶马古道民族志

的期望是:始终关注纳西族的生存发展，促进纳西族社会

的进步繁荣，成为纳西族地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智者、

良心、道德，为人类文明及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龙蟠是丽江境内最令我难以释怀的乡镇之一 : 我曾在与

之一梁之隔的文海任教;我有许多同学挚友至今在那里生活、

工作;我曾在龙蟠新尚村受教于天才歌手和成典大师并记录

下近 40 部纳西族民间长诗;我曾十余次穿行在它的土地上前

去迪庆调研。 因此，龙蟠壮美的山河、勤劳智慧的人民永记

我心;龙蟠近 30 年来的踊踊前行、鲜少变化常令我牵挂;龙

蟠未来的生路、发展方向总让我忧思。 所庆幸的是，在乡党

委及乡政府的领导下，龙蟠人民已经开始一场以保护、利用

茶马古道文化为切入点的大突围 并正在致力于解放思想、

重建精神、转变方式、调整结构，建设一个绿色、文化、富

足、和谐的新家园 。 令我感动的是，在杨杰宏先生的引领下，

纳西学青年力量正在悄然移师江边、移情龙蟠，配合、参与

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 。 我相信 内外力量的互动、政经文化

行为的结合，必能让茶马古道及其文化遗产再次造福于它的

创造者、传承者、发展者。

衷心祝愿龙蟠"潜龙在天，飞龙在地" ! 

是为序 。

2012 年 4 月 5 日



走进茶马古道的新田野 (序二)

杨福泉

20 lO年 7 月，我回丽江参加茶马古道学术研讨会，其

中有一天走了从玉龙县拉市乡到龙蟠乡的茶马古道 ， 随后

又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政协主席和秀琼等人一起去考察茶

马古道的几个古村落以及著名的龙蟠渡口 。 我的学生杨杰

宏博士也一起前往。 途中知道他参与此次会议的筹各，已

经在龙蟠乡走村串寨做了认真的田野调查。时隔两年 ， 杰

宏竟已经写出了这本《龙蟠故事一一茶马古道民族志~，

全书基于认真的田野调查，可见其用心学术，专注田野第

一手资料的治学精神和踏实学风。

我曾在《茶马古道研究和文化保护的几个问题》①中

谈了如下观点 :

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茶马古道研究日益受到国内

外多学科、多行业、多角度的重视，出版了不少论文和书

籍。但就笔者所见，目前关于茶马古道的论著，除了部分

是从历史、宗教、民族关系等角度进行研究的功力比较深

厚的论著之外，更多的是边走边看边记录的游记和图文实

a: 杨福泉: {茶马古道研究和文化保护的几个问题~ ， 载《云南社会科
学~ 2011 年第 4 期; {新华文摘~ 2011 年第四期摘载。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8 I 龙蟠故事一一茶马古道民族志

录，而严谨地从民族学、人类学、民俗学等学科的角度进

行深钻细研的学术著作和田野调查民族志等还很少，特别

是对沿线的村镇、商帮及其经济和文化变迁等方面进行细

致调研的还不多见。 我自己也曾写过一本文图兼备的《西

行茶马古道~，我觉得类似的书是有价值的，但我们不能满

足于写这样宏观谈论茶马古道整条线的书，而忽略了对这

条古道沿线的村镇和人事进行认真的调研。

在丽江那次茶马古道的研讨会上，我也举了杰宏等几

个丽江青年学子( ~阿喜渡口民族志研究~ )在茶马古道沿

线村子调研的例子，认为这是一个研究茶马古道的新气象。

如果这样对茶马古道进行微观研究的成果逐渐多起来，我

们将会从这种细致入微的田野民族志积累中，对茶马古道

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。 这个道理非常清楚，如果没有一砖一

瓦的积累，我们是很难建构起"茶马古道"研究的学术大

厦的 。

茶马古道是马蹄踏出的辉煌，因其线路多在西南边地

高山峡谷问蜿蜒盘旋，往往为中原史家所忽略。与汗牛充

栋的丝绸之路、大运河等线路遗产的文献记载相比，茶马

古道文献记载确实乏善可陈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古道所

蕴涵着的历史价值的逊色，反而突显了它对于中国，乃至

东南亚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。 "二战"后期茶马古道成

为中国通向国外的唯一大陆交通线，国难时期撑起了一方

危局，从中足见其历史贡献。 正因为茶马古道在文献记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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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甚少，且多穿越高原极地，所以对它的探知意味着必须

深入实地，老老实实地行走、体验、访谈、考察。 20 年

前，云南的几个青年学者也是在这样的行走过程中提出了

"茶马古道"的概念 。 而茶马古道研究的深层拓展更需要

这样持续地"行走"下去，走实走深，方能走出一方

天地。

茶马古道是由点、线、面构成的文化体系，正如前文

所言，就当下茶马古道研究现状而言，除了几种从历史的

角度进行钩沉梳理、深入探寻的力作外，以行走观察沿线

民俗风物和进行面上评论的作品居多，而扎扎实实立足于

点的实证调研并不多，由此影响了茶马古道研究的深入拓

展。 本书作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，如书中所言，"通过

茶马古道一个典型乡村的民族志深描来揭示茶马古道的历

史文化内涵，通过茶马古道上的一点来联结它的历史脉络

与文化区域，形成一个点、线、面结合的个案研究 。 于是

就有了写一本茶马古道民族志的想法"，而龙蟠无疑是一

个较好的选择。 "丽境大渡，总归阿喜。"龙蟠地处丽江、

大理和迪庆藏区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融合地带，在茶马古道

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，直至今天仍留存着丰厚的茶马

古道文化遗留 。 通过对龙蟠一地的民族志"深描"，可以

对这一区域的文化构成、民族关系、经贸往来、宗教共融

有个由表入里的切实认识，其间，茶马古道发挥了至关重

要的作用 。 与世界已经形成古迹的诸多线路遗产相比，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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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古道至今仍活着，不少原来的老路仍在运转，而且仍有

不少当年的赶马人还活着;好多茶马故事、赶马调、马帮

传奇仍在这块土地上流传着。 这也是选择田野民族志这一

学术利器的理由所在 。 杰宏不管是在读研深造期间，还是

在丽江、北京工作时，一直行走在滇西北高原，行成于思，

从《溪村社会~ ~纳西族民俗概论》到博士论文《族群艺

术身份的建构与表述~，无一不是行走田野结出的硕果。 这

次，他把学术视野转向茶马古道，并定位于龙蟠，也是多

年秉持的学术路径的坚守与深化。

在两年多的调查中，杰宏走遍了龙蟠的山山水水，对这

方水土倾注了深沉的关怀 : 走村入寨，与田间老农共话茶马

旧事今情，钩沉古道沧桑;奔走于悬崖荒野，破庙古渡 ， 辨

识断碑残喝，捡拾失落的文明 ; 寻访那些高僧、名士、儒商

的后裔，直面命运多井的时代风云，还原被遮蔽和曲解的历

史;重温古道苍茫，用脚步丈量茶马古道的长度、温度……

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不是为龙蟠一乡树碑立传，而是把龙蟠一

地的历史文化、现实情境置放于茶马古道这一大历史下，由

此来写"茶马古道"这部大书，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。

悦读性与思辨性的有机结合是本书的第二特点 。 在一

般人的印象里，学术文章往往是枯燥无味的，主因是里面

的教条框套太多，陈规相袭 ， 其实学术不只是说理，更是

说事，深入浅出、返瑛归真才是至境。就 民族志而言，马

林诺夫斯基的《西太平洋上的航行者以列维 · 斯特劳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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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冶vi - Strauss )的《忧郁的热带》、林耀华的《金翼》、

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等无不如此娓娓道来，意味深长。

民族志无非是为所研究、描述的对象服务，我们不能盲从

西方眼花缭乱的理论沼泽而不能自拔，而应根据实情量体

裁衣，运用多种有效手段为研究对象服务。 本书中既有写

实风格的地名考证、地方档案辨析、田野实录，也揉合了

作者本人的感悟、思考。 这种夹叙夹议，形散神不散的叙

述风格不仅深化了又本的理解，也增强了文本的悦读性。

所以，比起以往强调写实的田野报告而言，这种尝试无疑

具有实验民族志之风，值得提倡 。

悦读性源于文本的活态性。 民族志不可能完全达到客

观、真实、理性，自以为是的客观真实往往带有片面性，

所以多角度、多时空、多方位的视角转换是必须的 ; 同

时，民族志不纯粹是坐而论道或描述客观事实，理想效果

往往是二者的有机结合。 茶马古道上的诸多历史风云已经

变幻成了传奇、故事，而其间史实有多少则无从判断，但

这些传奇、故事无不蕴涵了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因素，因

为它们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、社会思潮 。 这些传

奇、故事虽不是史实 但又属于历史的一部分，一个不可

分割的有机构成，现实与历史就是在这样的传统肌脉中得

以融合 作者在梳理龙蟠茶马古道的历史记忆时，把现存

的古迹、文物、文献作为重要的物证，但因这些"物证"

大多残缺不齐，所以更多转向了田野口述史 。 这不只是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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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以野补正之作用，而且更吻合"活着的茶马古道"的

历史情境。 因为这些当事人心目中的茶马古道鲜活如初，

从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仍在跳动的历史脉搏，感受到茶马古

道并未远去，仍在时代风云中穿梭、延续U

另外，本书值得一提的一个亮点在于以古论今，古为

今用 。 写历史往往滑入泥古歧路而迷失方向，作者并没有

一味地鼓吹复古之风，强调所谓的"原生态"文化，而是

基于传统之道的理性认识，对茶马古道的研究方向、现实

应用、旅游选择、保护传承提出了独到的思考与建议。 作

者认为，茶马古道研究不能单一地为旅游经济服务，而是

应该打通历史脉络，弘扬其主体精神，促进不同民族、地

区、国家之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思想等方面的

交流、理解、合作，以期达成共荣共赢的大同格局，这无

疑是茶马古道的意义所在，也是文化宗旨所归 。 从这个意

义上来，这不只是一本单纯的地方文化读本，而是一本关

于茶马古道意蕴深远的、融纪实与理性思考为一体的力作。

茶马古道‘千百年来一直横亘于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

问，只有不断地深入其间，才能有可持续的深度研究 。 田

野也是历史，而且是历久弥新、常走常新的一部大书，希

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走入茶马古道这条永远的新田野 。

谨以上述感言，表达我对杰宏的祝贺与共勉 。

2012 年 10 月 14 日



茶道可道 (序三)

木荠弘

茶马古道，作为新之研究命题 ， 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

末，经 20 余年之发展，今已大兴 。 其在不久的将来也许

会有"茶马古道学"之谓 。 19 世纪末 ， 西人李希霍芬( F 

• Richthofen )首提"丝绸之路"， 至此成"一学 "， 伯希

和、斯坦因等论著迭出，而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陈垣等大家

对此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开创性的拓深 ， 由此流风所被 ， 历

久不绝，百多年"丝绸之路"学的研究蔚为大观 ，" 丝绸

之路"享誉世界，但令人遗憾的是话语权并非由 中 国人

拥有 。

的确 ， 在当代 ， "茶马古道"之所以出现 ， 并在 20 多

年的学坛上引人注目 ， 实非偶然。 它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

条件之下，众多的历史文化积淀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。

我们应当珍惜这话语权，将茶马古道的研究置于具体的历

史地理环境中，让其真相得显，本质了然，准确地梳理和

把握"茶马古道" 这条古道的文化和历史 ， 当然这是一个

艰苦繁难的创造性劳动 。

茶马古道是跨区域、跨文化 、 跨民族的文化线路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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